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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彝族地区具有丰富的动物药资源，彝医并以其特殊的用药方式在民族医学当中脱颖而出，已形成

颇具民族特色的动物药用药经验及医疗范畴。但由于受到历史、民族文化、临床实践等方面的制约，彝族动
物药一直未有较大的发展。对于具有潜在科研价值的彝族动物药，从其用药特点、古今文献书籍所收载动物
药情况、目前彝族动物药存在的问题等几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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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主要聚居于金沙江的南北两岸，包括四

川、贵州、云南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
彝族地区气候宜人，植被完整，茂林丛生，动植物

种类繁多。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自身生存和繁衍需
要的基础上，彝族先民通过狩猎开拓食物来源并将

动物用于疾病的治疗。随着彝族人对动物入药经验
的积累和反复验证，彝族医药中逐渐形成了颇具民

族特色的彝族动物药。

1 彝族动物药用药特点

彝族动物药是彝族人在生存繁衍过程中摸索和

总结出的具有彝医用药特色的一类药源，它在长期

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并形成了其独

特的用药特点。彝族动物药的用药特点［1］如下:
①以寒治寒: 一般民族医药的用药法则是热者寒
之，寒者热之; 在此基础上，彝医理论中又开辟出

了寒者寒之的用药特点，如治疗脾胃虚寒，使用性

苦寒之绵羊胆，而不用鹿茸、牛肚等温补型药物。
这既有别于中医 《伤寒论》白通加猪胆汁汤中的
反佐法，又异于 “寒者热之”的用药法则。②肉
积用肉治: 彝医用砧板上的碎猪肉和挂了数年的陈

腊肉、炒焦的碎米煨汤，再加鸡冠血，以酒为引内
服，或以黄鼠狼肉腌吃等方法来治疗肉食积滞。这
是彝医有别于其他民族医常规用药的肉积用肉治之

法。③疏肝理气: 彝族先民认为，鹧鸪肉和熊油有
破气通滞、散结消痞之用，可用于忧思恼怒、心志

不遂所致的心胸烦闷等症的治疗。④以脏治脏: 如
先民认为，牛肚能温胃暖中、补虚益气、缓急止
痛，因此，用牛肚加贝母、蜂蜜炖吃治疗胃痛; 认
为动物肝脏有去黄补血、消肿止痛之功，用山羊
肝、绵羊肝、猪肝加蜂蜜共煎煮取汁服用治疗肝
病。这充分说明彝医对脏腑疾病的治疗具有丰富的
动物药用经验。⑤外治: 彝族动物药用于外治具有
用药广泛、方法多样、适应症广等诸多特点，如外
伤科用飞貂或鹿角研粉撒于伤口止血; 用猴脑骨烧

灰煎汤搽洗全身治疗小儿惊风等。⑥解毒: 如煮食
著鸡肉解救急慢性药物中毒; 煮食鹿子胎儿或饮羊

血解蕈类中毒。另外，对误服毒药者，彝族人还采
用新鲜狗肾鞭吞服，进行催吐解毒等。说明彝族动
物药在药物中毒的解救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具有

独道之处，这将给科研人员从动物药中寻找解毒药

以新的启示和佐证。⑦寓医于食: 据不完全统计，
彝医食疗药物有 200 余味，其中动物性食疗药就有
100 余味。有些动物药的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研究所
证实，如彝族人用冬虫夏草粉蒸蛋、全蝎泡酒、炖
鸡鸭等，有镇咳祛痰、提神强壮等［2］。
此外，由于动物的组织结构与人体相近，以之

入药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这个优点是植物药和矿物

药都不能比拟的。同时动物药具有活性成分作用
强、使用剂量小、疗效显著且专一、毒副作用低等
特点，对某些顽症重病更能显示出其独特的生物活

性，使得动物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空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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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今文献书籍收载动物药情况

通过文献考证［4］，在迄今发掘出的彝医古籍

中记载了彝族动物药的古籍有: 《作祭献药供牲
经》《彝族献药经》《齐苏书》《医病书》《医病好
药书》《双柏彝医书》 《造药治病书》 《元阳彝医
书》《老五斗彝医书》 《洼垤彝医书》 《三马头彝
医书》《医算书》《超度书·吃药好书》等等。其
中在《彝族献药经》中记载动物药所占比例高达
92. 8%，书中根据药用动物的入药部位将其划分成
12 类，如虫、肉、胆、骨、油、血、鱼蛇、心肝
肺肠、肾鞭胎卵、分泌物、皮毛、排泄物等。经研
究发现，在临床使用中，彝族喜用动物的胆、肉、
骨、血、油等治疗疾病，其中胆、肉类药比例较
大［5］。 《双柏彝医书》又称 《明代彝医书》，是
1979 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药检所在双柏县发
掘出的一本古彝文医书，国内有研究彝族医药的学

者把《双柏彝医书》的发现称为 “彝族医药史研
究中的第一次重要发展”［6］。它是一部内容丰富的
彝族医药专著，对 16 世纪前的彝族医药理论做出
了系统总结。书中将收载的 87 种动物药根据药用
部位的不同分为 10 类，其中胆类 10 种，油类 4
种，骨类 11 种，血类 5 种，肉类 22 种，肝、肺类
3 种，肾鞭胎 7 种，虫类 13 种，分泌排泄物 8 种，
其他 4 种［7］。由此可见，在彝族动物药的用药当中
肉类、骨类和胆类药物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医
病好药书》是文献史书中比较珍贵的彝医文献，
在迄今发现的几十种彝医古籍中，此书收载的彝药

最多，方剂也较多，记载较完备，对每一味动物药

的治疗病种、配伍、用法都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书
记载的 152 种动物药物中，肉类 26 种、骨类 16
种、内脏 15 种、血类 16 种、分泌物 22 种、油类 9
种、皮毛 5 种、生殖器官 2 种、胎卵类 2 种、胆 13
种、结石 1 种、虫鱼蛇蛙类 25 种［8］。从彝医古籍
所记录的动物药情况来看，明、清时期是彝族动物
药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 再从动物药的入药部位上

可以看出，彝族动物药的独特用药方式在其他民族

医学当中是非常少见的，这是彝族先民几千年智慧

的结晶。
但随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少数民族文化

开始出现断层，文字渐次丢失，使得一些古代彝族

医药不能及时地记入史册，为后人研究彝族医药带

来了困难。1978 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局、
药品检验所编撰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彝药专书

《彝药志》。此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彝族药用药规
范化的空白，而且为深入研究彝族药开辟了新的起

点，同时也为彝药的研究、生产、质量控制和临床
应用等方面提供了参考，大大促进了彝药的发

展［9］。但通过整理发现，此书中共收载了 103 种彝
族药，其中 101 种都是植物药，只有猪大肠和麂角
两种为动物药［10］。由此可以看到，尽管彝族动物
药有着诸多用药特点及用药经验，但受到民族文

化、临床研究及实践的制约，彝族动物药一直处在
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中。
如今通过当代彝族医药学者和工作者的不懈努

力，并在汇集前人智慧的基础上， 《彝族医药史》
《哀牢山彝族医药》《彝族动物药》《彝族植物药》
《彝族医药》 《楚雄彝州本草》 《彝族医药荟萃》
《中国彝族医学基础理论》等相关彝族医药书籍皆
已编撰出版［11］，这些书籍刊物的问世极大地促进

了当代彝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在对各种文献记载的
彝药进行归纳整理研究后，初步总结出彝药共有

1189 种，植物药 871 种，动物药 262 种。其中由
彝族医药考察课题组编撰，凉山州卫生局、药检所
印制出版的《彝族动物药》收载了 224 种动物药，
其中包括肉类 38 种、鱼蛇类 17 种、虫类 20 种、
胆类 34 种、骨类 30 种、油类 15 种、血类 11 种、
心肝肠肺类 19 种、肾鞭胎卵类 15 种、分泌物类
11 种、皮毛类 8 种、排泄物类 6 种。这些动物类
药材中的一部分至今仍在应用，而有部分动物药在

彝族历史上曾有记载，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

再使用。

3 彝族动物药存在的问题

在查阅文献书籍的基础上，我们以 《彝族动
物药》所提供的 224 种动物药为参照，对 《云南
省中药材标准》提供的 163 种彝族药材标准进行
统计后发现，载入地方药材标准的彝族药材并无一

种为动物药［12］。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以上述的
224 种动物药为参照，对 2010 版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 简称 《中国药典》) 收载的动物药进
行统计和比较，发现在 2010 版 《中国药典》中收
载了《彝族动物药》中 12 种彝族动物药，如土鳖
虫、乌梢蛇、蜈蚣虫、斑蝥、蛇胆、穿山甲、鹿
茸、鹿角、麝香、蜂蜡、牛黄等［13］。这些动物药
皆为较名贵的动物药材，具有长期的药用历史和用

药经验，通过现代科研手段，对其药性已经有了较

为明确的认识。而其他动物药大多未能进行深入的

·1631·中医杂志 2014 年 8 月第 55 卷第 16 期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4，Vol． 55，No． 16



研究，如由于彝族动物药的使用源于巫术治病［14］，

对于某些动物药，如动物粪便、皮毛与指甲等
( 鸡毛、人头发、人指甲等) ，在缺乏科学研究和
其相关用药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无法将其入药使

用，更无法确立其具体的质量标准，且彝族动物药

都取源于百姓的生活，现已有的文献书籍中所记载

的彝族动物药大多是以 “动物名 +入药部位”的
方式命名，未明确其基源。同时彝族地区气候适
宜，动物品种繁多，使得其药材基源考证的难度提

升。现如今大多彝族动物药的基源研究都存在着明
细不详及性状描述简陋粗略等问题，使得药物在临

床应用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哀牢山彝族医药》是一本以彝文记载彝族医
药的古籍，由后人翻译成汉文。在此书中收载了关
于动物药的 311 个处方，归纳起来组方形式主要有
3 种: 第一种是单药独用，此类处方共有 156 个，
占全书动物药处方的 50%，是此书中最常见的组
方形式; 第二种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药组成的复

方，此类处方共 65 个，比例为 20% ; 第三种是动
物药与其他类药物组成的复方，这类共 90 方，占
29%。由此可见，在彝族动物药的药用过程中，复
方制剂已占了较大的比例。但是在本书所记载的复
方中却没有明确标注动物药的使用剂量，使得后人

在动物药的药用剂量上具有极大随意性和经验性，

既影响了对临床疗效的观察，又存在着用药安全隐

患。同时后人对各种复方中动物药的药理作用及其
作用机制尚未进行过探讨，也对这些动物药的疗效

缺乏相应的研究，更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及临

床实践［15］。
有学者将《本草纲目》中动物药的用药情况

与彝族动物药进行比较［16］，发现由于彝族先民所

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使得部分彝族

动物药与 《本草纲目》中记录的动物在药用功效
上大相径庭，如熊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 “熊
胆，苦入心，寒胜热，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

药也。气味，苦、寒，无毒。主治: 时气热盛，目
翳喉痹、心痛栓杵”; 而彝族 《献药经》 《明代彝
医书》 《医算书》中却记载熊胆 ( 彝药名为 “蛾
节”) 可用于治烧伤烫伤，风湿疼痛，百日咳及止
血等，此为彝医独有经验。又如羊油， 《本草纲
目》谓“其熟脂入膏药，透肌肉经络，祛风热毒
气”，但彝医用其入药主治四肢冻伤、腹泻、牙痛
等，具温经暖胃、止牙疼之功，用其治牙疼为彝医
所独有。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动物药在一定程

度上突出反映了药材基源的地理、资源等自然条件
和人文方面的特点，需要以其相关地域所产生的民

族医学理论基础作为指导进行用药，因此，传承民

族医药文化，深入其医学理论的研究对于彝族动物

药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但随着彝族医药传承人
老龄化，潜在传承人数量锐减及现代文化的冲击，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文字以及传承机制等
内部因素的影响，使得其民族医药的传承陷入困

境，大大阻碍了彝族动物药的发展［17］。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彝族动物药发展水平低

下，药材基源是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在缺少彝族

动物药药材质量标准的情况下，成方制剂质量标准

的确立存在着更多的挑战。同时彝族动物药的开发
研究必须以其民族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找准其用药验方的闪光点深入研

究，以提高其临床疗效。

4 总结和展望

彝医药丰富的药物资源和处方是我国传统医学

的一个巨大宝库，其临床疗效已经验证了彝医药理

论是切实有效的，但是动物药研究和发展水平依然

较为低下，动物药的自身特点使其在物质基础、质
量控制、药效毒理等方面的研究上面临诸多困难。
因此，我们根据自身对彝族医药文献的查阅了解，

并结合彝族医药现状，对彝族动物药的发展提出以

下建议。
4. 1 在保护濒危物种的前提下开展科研工作［18 － 19］

相关法规已提出，我国已全面禁止犀角、虎骨
和濒危动物的药用，限制使用天然麝香、天然牛黄
等一些珍稀动植物等中药资源的使用。 《中国药
典》也不再新增濒危野生动物药材，而是引导大
众使用体外牛黄、人工麝香、人工虎骨等作为天然
药材的替代品。如今我国濒危的动植物已达到
1400 多种，被列入我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
药用植物有 168 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的药用动物有 162 种。1993 年 5 月 29 日国务院
就发布了《关于禁止犀牛和虎骨贸易的通知》。据
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历代的 11 万名方中，含牛黄
的有 1846 个处方，含麝香的有 527 个处方，含羚
羊角的有 157 个处方，含熊胆的有 396 个处方，含
穿山甲的有 616 个处方，而上述所举品种均为彝族
动物药的常用品种。当药用价值高的珍稀动物资源
日益匮乏，药材市场对此供不应求，使得这些药材

价格一路飙升，不法商贩便用混伪品或用劣质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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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充好等手段来牟取暴利，侵害消费者利益。因
此，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措施保护珍稀动物，完善

药品质量控制标准并提升药材检验手段。同时需要
科研工作者做好动物药源培育工作或积极寻找药材

替代品等方式来保护濒危物种。
4. 2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14，20］

从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彝族社会就有了巫

术活动。在其原始思维里认为，世间存在着一种支
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先民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
物等自然物的崇拜以及对生殖的崇拜，逐渐发展为

对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由此形成了巫
术和原始宗教。随着巫术的地位得到巩固，出现了
专职巫师。巫师除了占卜祭祀外，往往还承担着治
病救人的职责。因此，巫的发展也逐渐使医学成为
一种专门职业，从而奠定了彝族医药的基础。彝族
人将动物入药也起源于人对动物的崇拜，通过吞食

或涂抹动物脏器或其象征物来增强自身的力量或驱

除魔鬼治疗疾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彝族动物
药的使用带着巫术治病的色彩，如利用动物的尿粪

等秽物为药，目的则在于驱除致病的魔鬼; 古人相

信食用其动物内脏或相关器官，具有治疗相似器官

疾患或滋补的作用。因此，彝族人会食用牛、鹿、
狗和虎等动物的阴茎即牛鞭、鹿鞭和狗鞭 ( 或含
睾丸) 等补肾壮阳。以食用动物阴茎为例，科学
实验证明，任何食物都要经过消化、分解后才能被
吸收，尽管有科研人员对动物药材进行过大量的研

究，但并没有发现其中所含的成分足以支持其入药

可达到补肾壮阳的依据。因此，在传承彝医药的理
论和经验，加大理论整理的力度和深度进行研究的

同时，不仅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中不科学的思想，更

需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方

面重视化学单体的提取分离和药效分析，另一方面

可加强对药物有效部位的研究，同时临床研究也是

开发动物药的重要手段，要使研究科学、真实、可
靠、有序地进行下去，需要通过结合临床实践更好
地指导理论发展。
4. 3 利用现代检测手段提高其质量控制技术
彝族动物药种类繁多，来源复杂，且基源相近

的正品与混淆品也不易区分，因此，很多传统的中

药基础鉴定方法已无法满足目前动物类中药在物种

鉴定上的需求。随着现代检测技术的发展，在动物
类中药鉴定方面已发展了光谱法、色谱法，以及毛
细管电泳技术［21］。如目前所采用的光谱方法主要
包括紫外光谱 ( UV ) 、红外光谱 ( IＲ ) 、荧光光

谱、核磁共振 ( NMＲ) 和质谱 ( MS) 技术，光谱
法能有效地避免根据单一成分进行理化鉴定的片面

性。色谱法包括薄层色谱法 ( ( TLC) 、气相色谱法
( GC)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PLC ) 和毛细管电泳
法 ( CE) 等技术。色谱法的特点是分离能力强、
分析速度快、能定性定量地反映不同中药间的差
异，已在药用动植物的鉴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由于动物药药源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这些技术依旧存在方法上的限制，对于动物药

的鉴定检测需要新技术的介入和支持。如今生物鉴
定法已逐步应用于动物类药材的鉴定研究中，它可

以克服因组织差异给中药鉴定带来的复杂性，使中

药鉴定简单、易行成为可能，如电泳技术［22］、生
物免疫印记技术［23］、DNA分子标记技术［24］、人工
神经网络技术［25］等。其中 DNA分子标记技术是以
遗传物质 DNA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 DNA的各种
多态性现象来分析生物体基因内在排布规律和外在

性状表现规律的一种技术，由于 DNA 信息量大，
不受外界因素影响、与个体发育阶段无关、没有组
织器官差异，因此，DNA 分子标记技术是生物鉴
别分类的理想工具［26］。刘向华等［27］运用分子标记
技术鉴定药材蛇胆的真伪，以克服目前仅依据形

态、显微特征及理化性状进行鉴别的不足，同时也
提示了该技术也可用于其他动物分泌物类型药材的

鉴别。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动物药鉴定的特点，
DNA条形码技术在中药材鉴定中具有很高的应用
价值，是值得重点探索的领域。DNA 条形码技术
是通过一短段能高效鉴定物种的 DNA 标准区域来
鉴定生物物种的新技术。DNA 条形码技术简便高
效，不受样品的形态性状以及研究者的专业水平限

制，尤其适用于来源于生物体部分组织或器官的中

药材的真伪鉴定［28］。如崔丽娜等［29］运用 COI 条形
码序列能够准确鉴定金钱白花蛇的基源动物及其混

伪品，为金钱白花蛇的鉴别提供了新的方法，并且

为其他动物药基源物种鉴定提供了新的实验思路。
如今这些生物鉴定技术已渐渐在动物药药材基

源的鉴定上显示出优势，当然今后还需要相关科研

人员加大对现代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技
术手段的研究力度，建立起具有动物药研究特色的

方法学，完善动物药科学评价体系，从而使动物药

研究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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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Yi Nationality has a wealth of animal drug resources．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on way is outstanding in
their na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he medical experiences and areas have forme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Yi Nationality animal drugs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history，culture and clinical practice． The medi-
cation characteristics，records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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